
春花、夏荫、红叶、冬雪，是花果山四
季绚丽的风景线，然而，天不作美，今冬无
雪。可是，岁月深处的一道腊月风景线，
穿越时空隧道，在年味渐浓时，让我心中
又浮现出冬日花果山的美丽来。

其实，这道腊月风景线是我从第一
次到花果山后的三十多年间渐渐“寻”
到的——

吉普车在山路上颠簸，我仿佛看见
一位农民满头大汗，弓身拉着装有几百
斤红薯粉条的架子车吃力地前进，汽车
从他身边“呼呼”而过，他被淹没在滚滚
尘土之中；

在一个叫板桥的地方，山横车前，司
机换挡加油，车轮弹起的石子“啪啪”地打
击着路边的草木，我似乎看见那农民上坡
突然遇险，脚底打滑，沉重的架子车不进
反退，我想让司机立即停车，跳下去帮他
一把；

我知道他的目的地是穆册街，上去板
桥坡，十多里路都是上坡，我似乎看见他
在路边休息片刻，啃了一块冷硬的馒头，
喝了几口冰冷的山溪水，拉起车子，继续
前行。

这农民就是我爹，那年腊月，他想要
抢在花果山人下山赶集置备年货之前，稳
稳妥妥把粉条卖掉，让家里的过年钱早有
着落。

我家在洛河北的后岭上，和花果山遥
遥相望。记得我小时候，爹出发头一天，
在大门外指着远方的大山说：“你看！爹
明天就顺着高山下那条大沟进山去！”爹
轻松的话语，当时在我心中激起诗和远方
的朦胧。

大了些，两次和爹外出卖粉条，让我
真正体会到出门卖粉条的艰辛。

第一次和爹卖粉条，去洛宁县城王范
街，我十岁。那天，阴冷的东风呼呼刮个
不停，天不亮，我们就上路了。路上，在车
杆右侧，爹系了一根绳，挽了一个圈，绳搭
在我的肩上，圈套在我的腕上，来助他一
臂之力。到王范集上，我帮爹摆开摊，望
眼欲穿地盼着买主光顾。卖完粉条，爹带
我到饭店里吃了一碗热面条，就匆匆回
家，天空飘起雪花，爹看我蜷缩在车子上，
问：“冷吧？”我说：“冷！”爹说：“下来跑
跑！”真的，时候不大，身子便暖和起来。
可是，由于寒冷，那天我的左手中指被冻
坏了，现在还有个大大的疤痕。

第二次和爹卖粉条，去陕县头峪街，
和全成伯及他的儿子建勋结伴。这次，有
大黄牛“出征”，应该是爹卖粉条最省力的
一次。

从光武庙旁上坡，一路向西北，过城
村，穿中河，到头峪街，天已黑了。第二天
早上，雪花飞舞，担心两头牛困在那里无

法饲喂，大人们急忙让我们牵回家。上路
后，雪更大了，我们不时抖掉身上的落雪，
用袖子擦去脸上的雪水，人不歇脚，牛不
停蹄，风雪兼程。天晚了，我们还没能到
家，只好在半路一亲戚家住下，两个大人
却在当地滞留多日。

我上高中时，爹和姐去陕县观音堂卖
粉条，归途遭遇暴雪，雪深没膝，后来听妈
说，他们后半夜到家时，俨然两个雪人，裤
管里满满都是雪疙瘩。

我还记得，爹还去陕县英豪、洛宁长
水和兴华卖过粉条。长大后，经过观察比
较发现，在农村腊月出远门卖粉条，虽不
是最重但实在是最苦的活计。

当切身体会到腊月卖粉条的个中
滋味时，我才真正理解什么叫坚强、什
么叫吃苦耐劳，我才感受到爹那平凡中
的伟大。当我第一次去花果山时，立马
想起爹在此地卖过粉条，那时，爹已走
了好几年了，追寻爹当年足迹的想法愈
加迫切。

早年，穆册街没饭店和旅社，爹去几
天，咋吃饭呢？听爹说过，山里人厚道，吃
饭时你只要坐在人家大门口，人家就会给
你端饭吃。咋住呢？我知道，农村过去有
热心帮助路人的良俗，妈常说，家里有剩
饭，路上有饥人。我记得，我家曾留宿过
钉锅的小炉匠。其实，我最心疼的是，花

果山山高坡陡，爹凭一己之力是怎么上去
的呢？想来想去，唯一的办法是找当地人
帮忙，或人推或畜拉。

想到这里，我忽然发现，爹受困他乡
而纯朴善良的花果山人热诚相助，不是一
道特别的风景线吗？

爹去花果山卖粉条快半个世纪了，这
些年，我不知去过花果山多少次，总在岁
月的长河里溯流而上，“寻”爹腊月卖粉条
的身影时，见证着花果山的面貌巨变：路
改道白雁河南后，坡小了，路宽了，铺上了
沥青；当年的架子车已被各种机动车所代
替，人们进山出山如履平地；当年的穷乡
僻壤成为国家4A级景区，还被命名为中
国西游文化之乡，旅游业蓬勃发展；当年
没钱而用黄豆和我爹换粉条的花果山人
依靠林果业、蜂业、花业、食用菌和种烟致
富后，不仅茅草房变成砖瓦房，还纷纷进
城购房……然而，这些年，花果山人的厚
道未曾改变——去冬大雪封山，城市的
花果山人不约而同回到老家，拿起铁锨，
挥舞扫帚，扫出一条大山连通外面世界
的道路。

如果我们截取一段历史时空，从爹
去花果山卖粉条的那年腊月为起点，
看花果山几十年间的变与不变，这不
犹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绚丽多彩的时代
画卷吗？

那 年 腊 月 花 果 山
每临春节，我总喜欢买一些年宵花。蝴蝶兰、杜

鹃、百合、玫瑰……成片的花香叶绿，满室生辉，我就
在浸染芬芳的气息中，迎接既隆重又明快的春天。

仙客来是必买的花，它株型密集，花心朝下，花
瓣向上，俏丽别致，就像一个个仙女翩翩而来，又像
俏皮的兔子支棱着耳朵，所以它还有一个可爱的俗
称“兔子花”。

去年买回的那盆粉白两色仙客来，莹白的花瓣，
边缘是浅浅的粉。每天与它对望一眼，那一簇簇娇
艳的花朵送来缕缕清香，心都要被它柔化了。

暮春，仙客来过了花期，耷拉着，灰头土脸，喜新
厌旧的我，连那几根焦黄的枯茎也懒得去剪，就等着
它命定的结局——花去留盆。

结识了一位琴老师，她善于养花。她告诉我，报
春花科的仙客来，是多年生草本植物，适应能力强，
只要种球不腐烂，剪去干死的老叶，浇浇水，还能发
出新枝丫。

顿觉醍醐灌顶，好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仙客来是
一年生的。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将它收拾一番，放
在飘窗上。一次拉窗帘的时候，我的目光不经意地
扫向了它。细长的茎，弯曲了腰身，从花盆中心呈放
射状向四周倒伏，外侧的一圈尤甚，都搭在盆沿了。
赶紧浇了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不过一两个小时，
它便亭亭玉立。日子轻轻滑过，周而复始，每当它站
不住倒斜时，洒落的清水就像救命的甘露给予它重
生的力量。

冬天，它给了我出乎意料的惊喜。那小丛林一
样的枝干上，顶着的是一粒粒花苞啊！让我想起小
时候扒开杂草寻找一大片蘑菇的喜悦，只是它青白
的小伞，低着头，紧紧闭合，羞怯地藏着。

被我冷眼相待的仙客来，终究以自己的努力，迎
来了隆冬时节的花期。它的花苞渐次从层层叶子间
挤出来，青白的尖，点上了亮亮的粉，像胭脂点燃了
少女萌动的情。

岁末，果然有了第一朵盛放的花。花瓣高高
翘起，展翅欲飞，恣意张扬，我的心里漫过花香
般的感动，是啊，它完全有理由张扬，走过那般
清贫困苦，忍下如许轻慢冷落，终究，绽放出最
美的自己。

朵朵仙客来。我不由得感激，它不计较我长久
的冷漠疏离和无知蠢笨。想到有它相伴的时光，仿
佛一些很美好的事情来到了眼前，水穷处云起时，恍
惚间，觉得寒风也有温柔的时候，雨雪霏霏也可以是
美景。而且，春天不是也快来了吗？

朵朵仙客来

除法律许可之外，未经本报书面授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非法使用本报享有版权的内容。 联系电话：0379-65233520■ 版权声明

心香一瓣

□陈明珠

记忆深处

□常顺卿

酒是好东西。佳节临近，朋友聚会，贵
客临门都要摆席款待，当然不能缺了它。

常言道：酒是粮食精，越喝越年轻！
尤其是那些嗜酒如命之人，见酒走不动，
不醉不罢休。去年，老朋友相聚，大军的
豪爽、真诚在酒桌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敬
酒不拒，回敬更恭。一来二去还未及撤
宴，他已摇摇晃晃，嘴里还振振有词：“日

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
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大家见状，
觉得不能再喝了。有人提议，先送他回
家。谁知他吼起来：“谁说我醉了？我本
洛阳豪爽郎，天教分付与疏狂……”一边
嘟囔，一边往外走。

第二天将近中午，国庆来电说，大军
昨晚在他家门外待了一夜。咋回事？据

片警朋友说，大军可能踉踉跄跄回到家，
边敲门边说：“媳妇，我回来了，快开门！”
这样几次三番地喊，就是没人开门。屋
里可能因他屡喝屡醉，没好气儿地回他：

“酒好，喝吧！回来干啥？”两人就这样展
开拉锯战，邻居都惊动了，大军也没能进
屋。他突发奇想：“不叫进屋，你也别想
出来！”于是趁着酒劲，把院子里的砖、

灰、沙一趟趟搬到二楼，竟把屋门砌成墙
了！边干边念念有词：“世事短如春梦，
人情薄似流云……幸遇三杯酒好，况逢
一朵花新。片时欢笑且相亲，明日阴晴
未定。”第二天早上，妻子要出门，一开
门，傻了！谁干的缺德事，怎么把屋门垒
住了！报警！

唉！我这个朋友，平时并不觉得他
诗书满腹。这酒力量真大：又助砌墙又
成诗。事实再一次证明，酒可以让你若梦
似仙，可以让世界旋转。醉了刘伶，狂了
诗仙，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景阳冈上武松
打虎，自家门外，大军砌砖。谁能说酒不
是好东西？时逢年节，诸君且饮且珍惜。

且饮且珍惜生活闲情

□李湘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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